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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康 散 文 简 史
卢云龙

中国现代诗歌研究院副院长、《中诗作家文库》 及中
诗网主编、著名诗人周占林在《像一粒种子撒在春天里》
的“序”文中写道：“《诗意的乡土》，让我们透过诗人的词
语，感悟到真善美无处不在，在阅读过程中忍俊不禁地去
体味、去揣摩诗人的信仰与理想，真情与真诚。 在诗人构
建的这一方天地中， 我们看到诗人的创作之路就像他笔
下的江水，有轻吟浅唱，也有振聋发聩。 愿作者沿着流水
的方向不停行走， 用自己的才华在文坛上造就一条波澜
壮阔的大江。 ”

作者胡黎明也在书中坦诚自己的散文诗观： 用敏锐
的心捕捉生活中的诗意， 用简洁的文字展现生活中的美
好，用信念的笔引领生活中的自己。

凭着对散文诗的热爱与执着一路蹒跚走来的还有一
位女老师，她叫杨运菊，是汉滨区红旗小学教师。 幸运的
是，2016 年才开始散文诗创作的她，短短几年就有作品刊
登在《星星》《散文诗》《散文诗世界》《延河》《浙江诗人》等
刊物上，作品入选多种选本，也是《实力诗人》《校园诗歌
年选》微刊总编。 参加《星星》诗刊全国第三届青年散文诗
笔会；获全国第十七届“新国风杰出诗人奖”，并出版诗集
《迷迭香》、散文诗集《芒刺》各一部。

对于散文诗的写作， 杨运菊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与
见解。 她认为，散文诗有着散文的外衣，又有着诗的内核。
但无论是哪种文学形式，最终决定艺术寿命的，还是我们
所追求的美、审美、意义、价值观等。 无疑，散文诗要获得
持续地发展也将与这些息息相关。 对她本人来说，她坦诚
公开承认在散文诗的创作上倒没有技法可言， 凭自己对
万事万物真实的感受，从内心淘出散文诗的种子，再进行
孕育，或是从生活的点点滴滴生发本质的思考，从而把情
感原野的事物捆扎起来，形成散文诗。 在语言方面，遵循
自己的语感，不刻意追求语言的华丽或陌生化，语言凝固
的点在哪里就在哪里再进行思维的拓展， 从而形成属于
自己的语言风格。

2020 年 11 月 20 日，《安康日报·文化周末》几乎用了
一个整版选登了杨运菊的 《生命的乐章》 散文诗选章 15
章，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的诗作风貌。 这些章节各有标
题，长的不过三五百字，短的只有百十字。 体现了散文诗
独有的写作内涵：自由、奔放、无拘无束，任思想的野马放
纵驰骋，任语言的缰绳活泼挥洒，任情感的原野承载行云
流水。 它有诗歌的意境高远，又不乏散文的形散而神聚。
这在 “安康是一滴水”“汉江水如此干净”“平地上开出细
节花”等章节中均有体现。 “弱水三千，我只需一滴。 一滴
汉江水是父亲的汗水，抑或是母亲的乳汁。 生命与我。 血
脉与我。 ……安康是一滴水，这滴水能映照太阳，亦能柔

软汉江的石头。 这滴水能低吟浅唱汉调二黄，亦能穿巴山
越秦岭吼出秦腔。 ”“……整个汉江，犹如一条蓝色的鱼，
每一片攒动抖擞的鳞，如田埂上的一片片桑叶，在蚕的耸
肩吐丝中为苦难的历史封面编织梦的盛毯。 ……他们常
常坐在岸边，看水流过去，看太阳沉下去，看父辈的身影
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 而他们内心一直回应一个响亮的
声音。 为什么喜欢这江水深远的回眸，因为汉江水是如此
干净。 ”

这组散文诗 《安康是一滴水 》刊发在 《散文诗 》上 。
2008 年， 杨运菊去北京拜访我国著名诗人贺敬之老先生
时，当他读到这一章，便赐墨宝写下了“安康是一滴水”几
个大字，这又给了杨运菊写散文诗莫大的鼓励。

当诗和远方在时代裂变中越退越后， 人们心灵正经
受着从未有过的冲击。 而散文诗却是能用来捕捉灵魂深
处外露部分的物质。 它正以饱满的脸庞、蓬勃的姿态、宽
阔的视野对话生活。

杨运菊如此。 安康的散文诗写作者亦如此。

第九节 赋体之文在安康的兴起势头

赋是半诗半文的混合体。 成分偏重诗的，可以归之于
韵文，所谓“诗词曲赋”是也；成分偏重文的，可以归之于
散文，亦即本节所谓“赋体之文”是也。 它的根源，原本诗
之六义之一，所谓“赋比兴”，都是文学表现的一种手法，
并不是一种体裁。 它还是归于散文之类。

赋这种文体虽然滥觞于战国，但是，它真正获得扩充
和发展，并取得巨大的思想艺术成就却是在汉代，故在文
学史上被命名为“汉赋”。 赋是两汉文学中的第一文体，代
表了两汉文学发展的最高成就。

有人以为汉赋之“赋”始于荀卿的《赋篇》，也有人不
以为然。 总之，我们所能确定的是，赋之为体，始盛于汉；
而汉赋与诗之六义、楚辞、荀赋，只是存在渊源关系。 至于
秦汉历史上的“辞赋之英杰”，十家也好，八位也好，甚至
辞赋的发展走向，类别区分，自有专业人员研讨评判。 作
为读者，我们只需知道有这么一种文体就行了。 那么，什
么是赋呢？ 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里解释说：“赋者铺
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
情。 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 丽词
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 文虽新
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 ”

这里说的是辞赋的创作手法和内容。 “铺采摛文”是
手法，“体物写志”是内容。 但实际上，汉赋最突出的特点
是落在“铺采摛文”四个字上，至于“体物写志”以及“睹物

兴情”云云，对于名噪一时的正宗大赋来说，是很难说得
上的。 至此，也就不展开深谈了。

现在，我们知道了诗词曲赋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四朵
奇葩，亦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四座高峰。 辞赋是中国文
化最早的国粹，依我国历代纪元排序，汉赋可称第一高
峰。 但近代式微，几近泯灭，令当今文人学士堪忧惋惜不
已。

国运勃盛，展中华之龙威；文化复兴，振民族之精魂。
沐浴和风细雨，赋文破土重生。 自 2007 年 3 月《光明日
报》开辟“百城赋”专栏之后，使中华文学宝库中一个占有
十分重要地位的文学体式———赋， 在被冷落了近百年之
后，又重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很快在全国掀起了创作热
潮。 作为赋文之乡的陕西，继 2009 年西安市举办“长安新
赋”大赛圆满成功之后，2010 年陕西省举办了“陕西百县
赋”大赛，并于 2011 年 4 月由西北大学出版了 40 万字的
《陕西百县赋》一书。

中共陕西省委原书记张勃兴在为该书所作的以 《盛
世当兴赋，赋兴颂中华》为题的“序”中写道：“赋文之所以
历几千载而不衰，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而且能在新时代重
现其生命力，这证明了它是一种优秀的文学形式。 它善于
融各体文学而化之，升华出新的体式；善于随时代的变迁
而萌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它比诗、词、曲等文学形式更为
灵活，更为包容博大，运用范围更广。 举凡政论、檄文、判
词、碑铭、祭祀、序跋、庆贺、游记、咏物、寄意，等等，均喜
用赋体，是其他文体无法比拟的。 由于其用途广泛，古代
写作的人很多，作者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有专业的，也
有业余的；有大作家，也有普通人。 代代相传，江流不断。
……”这真是一语中的，评价中肯，对赋文在新时期的性
质、作用、范围阐明得清清楚楚。

2008 年初，正是张勃兴老书记吸纳有识之士的呼吁，
弘扬国粹，倡导赋文创作，并身体力行，带头习赋写赋。 以
他的威望和影响力，多次召开学者、诗人座谈会，邀请北
京赋作名家闵凡路、常法宽等来西安讲学，建议《陕西诗
词》《秦风》等诗刊开辟赋文专栏，连续策划组织了西安赋
大赛和百县赋征文活动使陕西的赋的创作活动风生水
起，蓬勃发展。

那么，在我们安康赋的创作情况又如何呢？ 笔者在阅
读梳理该书时发现， 安康有近 40 人参加了此次征文大
赛， 其中 8 人的赋作获得奖次，5 人作为入围作品收录于
该书，在“其他参赛作品目录表”中，有 25 人的作品名列
其中，仅汉阴一县就有 8 篇参赛赋作。 这些作者中，既有
马建勋、姚敬民、郭华正、刘恒吉、吴建华、黄开林、康建
银、罗先余、孙传泽等为人熟知的老作者，也有王涛、谢不
周、刘树藩、冯安怀、刘福银、赵英、蔡宁伟等一批新面孔，
更有王凤鸣、陈嘉瑞、邹德馥等客籍或居安的作者。 这些
作品，大多数文辞典雅，铺采摛文，具有与时俱进的灵活
性和时代特点，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安康各县区的人文
历史、地域、风情和改革开放以来多个方面的巨大变化，
内容极为丰富， 对提升安康的文化地位和知名度具有一
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同时，也说明了安康有这么一支潜在
的赋作队伍。

(连载三十八）

进桃花溪
猫耳朵，一种植物，草本，在阴暗处
抛出紫红色思维。 冒充精灵
缓解枯枝败叶的
腐朽。 这是我在桃花溪发现最多的秘密
仅次于溪流平缓之后突如其来的跌入
山与水的最佳配合，山向上，水顺势而流
遵循秩序，是生存的唯一保障
沿阶而上，狭小中的开阔，让双眼过度惊奇
大地素颜，不需要借助软件美化
那些葱翠就足以美轮美奂，以至于
让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行走在人间
青苔离开岩石，改变着附物，与河柳交错
制造另一种境界。 各种植物茂盛，野花
放肆，鸟鸣啁啾清脆……
这很合乎夏季的心思
在炎热中，容忍烦躁，让世界安静

进桃花溪续篇
阳光如天空漏下的沙粒，在树枝
与杂草的缝隙间，吞噬潮湿
喀斯特地貌中奔泻而下的溪水，失去自我
在平缓之处才有了温柔，而那幕激情
早已卷入下沉的漩涡。 松树沧桑，岩石
凭借起伏的皱纹，强化我对它的好奇心
野花盛开，芬芳在画眉鸟的记忆里
当我穿过路径，闻到的不仅是青草的气息
还有时间的味道。 忘记烦恼，忧虑，沉迷在
回声中———鸟鸣，蝉声，像渗透在泥土里
又被风抽出来，最后轻轻落在桃花枝上
这是一个撒娇的过程，鸟影教会了我分身术
可确信的是，我内心已失去了对往事的
承载力，否则我怎会怜悯这些翡翠般的绿意

南沟的云
隐喻，在云朵匍匐之后，思维的绳索
被解开。 目光紧盯天空这小小的奇迹
面对南沟的云，我有太多的遐想
南沟的云很轻，像羽毛随时可从指间溜走
很白，白的不容人喘息，白成一种标准
一种向往———犹如生命刚刚开始
这城市的奢侈
战胜了我们不愿仰望天空的借口
我承认，南沟的云之所以美
取决于她的天空
那种蓝如水，透彻的天空
像孩子的瞳仁，无一点点暗淡和瑕疵
清澈离我们很近，云朵随手可摘。 这非误解
看着南沟的云
内心就失去对事物的警惕和猜测
就渴望一次新的拥有，让自己把青春
攥得更紧，让头顶的时光更接近纯洁的本意

在沙漠路遇古柳
葱郁，在沙漠是一种奢侈
古柳局部的绿在秋季的纬度里
保持足够的尊严，固执地与风中沙粒对峙
从稀落地寄居。从她们的姿势就也可以想象
她们今生的寂寞

以及被蹂躏的青春———
陷入迷障而又本能的优美
穿越沙漠，让我重新审视了这些古柳
那一簇簇葱郁，掩饰了沙漠的苍凉
蒙蔽了那些一到沙漠就叹息的人们
这是意义。 尤为重要的是
让我在心中有这样一个定义：
对葱郁的包容就是对荒凉的忽略
其实，对柳树并不陌生
在故乡，童年的田埂上
一株古柳曾多次使我的攀爬，充满飞翔
我的背影在树下像瘫痪在地的怪兽
与她枝丫上的鸟窝形成对比
干裂的皮质，有蚂蚁在缝隙里蠕动
而关于她的葱郁，我更记忆犹新
她常常在祖母的灶膛里,升起一面旗帜
久而久之
我只关注她的热情却忽略了她的忧伤

在沙漠路遇古柳补遗
开阔。 渺茫。 许多类似的词语涌现出来
为了更好地去赞美。 而更多人心中
出现频率最多的数“征服”这个词
能征服吗？ 己所不能
追溯缘由，是我们缺失古柳的粗糙和忍耐
我更知道，我们永远不会有这些，我们内心
没有庞大的包容
许多人都会说“我的眼里容不得沙子”
其实我们就是沙子中的一粒
我们无法聚集水滴
无法用苍茫与荒凉塑造葱郁和宏伟
理想空乏无据
炫耀丢失，转移视线
一只鸟能够完成的倾斜
我们却需要借助外界的力量
或许，古柳可以
倾斜枝干，破裂的纹理像一条条河流
湍急而下
暗处的黑色，是古柳最动人的光芒
她改变了内心的渴望
丑化了疼痛。 轮盘才是她隐秘的心事
有谁能懂
阳光灿烂的时候，她倾斜的背影
并不缺乏修辞

桐子花开
白中那一丝丝血红，宛如夕阳
在云朵里的羞涩。 叶片还未变绿
娇嫩且有温度，抚摸上去
掌纹被光滑拒绝在表皮
桐子花期并不长，作为一种油料
果实成长的时间比我们的期待还久
其实，从现在的每一朵花
我已经想象到了铃铛式的果子
以及内部瓤中的结构，那是一种
恋爱式的拥抱，即使有一粒干瘪
也并不影响她们对外的完美形象
期待还在，花依然在盛开
每一个枝干上的簇拥
宛如祖父一辈子

用桐子榨油的那份真诚

十二月花事
盆栽菊花，在茶桌上的姿态
并不比在室外娇嫩，紧凑一起的芳香
有着控制空间释放的能力
不给那些虚无的旁白有拒绝的理由
还有野菊花，爱恋只有在陡峭的
悬崖上，更让我们尊敬
就像我们，忽略了它与盆栽菊花的
性别差异，包括他们藏在花蕾里的秘密
寒冷加剧，在十二月
每一股风都带着香气与爱意
这种体会源自海棠花的盛开
我不敢确定它们是否改变意志
但我敢确定的是，它们已经
提前抵达春天

野菊花的心事
悬崖上，阳光炙热一些
低垂的黄色花朵，宛如夕阳下的云
飘荡在陡峭的时光里
野菊花的叶子已失去了温柔
在光芒的折射里，花朵反而衬托出
冬天的繁荣。 风拂过
野菊花颤颤抖抖地轻微
生怕闪了腰肢，不过
那一瞬间，我看见了它的灿烂
像金色的涟漪
荡漾在去南山云见的路边

夕阳在河面上的舞蹈
闪烁的姿态，借助风的温柔
夕阳扭动着自己的小脚步，在河面上
琐碎的感动，以及鱼鳞般的微笑
留给最能分享的人
这是日常与分享
两个并不矛盾的命题，在太阳最后的时刻
完美融合。 尽管明天依然会重复
尽管明天这河面上的舞蹈依然唯美
可是否能快乐分享，却存在着不确定性

与风景有关
起飞，在鱼鳞般的屋顶，活跃着
它们对高度的热情。 天空下着雨
它们肆无忌惮，用妖娆的脚步
踩着雨滴———
我说的是斑鸠，两只小精灵
在南山云见的院子里，忽上忽下
飞跃，对我视而不见，对一切视而不见
我明显感到它们的天真，掩饰了警惕
它们的飞翔，除了铺开我的视野
充实我的想象，还成了这凤凰山里
最触及心灵的意象

迷恋
天空放晴，树影婆娑，我迷恋上这晃动的
明亮，和岩石上肉嘟嘟的苔藓
那一抹翠绿像回到了整个春天

我迷恋的百日草花朵，在持续月余的
雨季，黯然无光———
对于这样一个暴雨成灾的季节
迷恋花朵的蝴蝶有些疲倦，停在
一支腐朽的花杆上，似乎穷途末路
只有个别蜜蜂，还在艰难地寻找脂粉
迷恋老鼠的猫咪已练成惰性
还有我可爱的拉布拉多，迷恋与我一起
进山里看溪流跌落在石头上溅起的水花
现在也卧在地上，望着雨水
自房檐上丝线般滴落，那眼眶里
似乎填满了一生的寂寞

龙隐谷
原名叫大湾。 藏在大南沟的尽头
藏在明月寺郁郁葱葱的密林里
藏在故乡的背后……
自天池而来的溪流，自凤凰山而来的巨石
自溪流与巨石邂逅，自我有了南山云见
自我把孤独，疲惫以及哀伤丢在这里
自我常常双手拘起楠树漏下的光影
遗忘了回家的路，这里就叫龙隐谷了

在龙隐谷
在河中的巨石上盘坐，抚琴，品茶
一册诗书的休闲，在溪流
跌落在谷底的喧嚣声中
抬头仰望，密集的树枝
露出星星点点的空隙，光照射过来
所有事物都披上磷光，也拉长了
时光的影子。 用手接纳，似一块块
蜜糖，卧在手心，缓解了生活中的苦涩
在龙隐谷，不存在虚无与现实
只有那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中
糜烂的记忆被驱散。 内心明澈
我俨然看见山的另一边
岁月静好，宏大而开阔

苔藓
我偏爱这个小植物
从河谷的石头上
我将它的人生
改变在一个微型紫砂盆中
我每日早中晚三次为它喷水
月复一月地
我相信有一天
它会偏爱我

花沟
一个小地名，在南山云见的东边
溪水长流，只是在冬季略小一点
溪中怪石，像堆砌在花沟里的
形容词……美，在此时只是一个字
四周密林丛生，特别是藤蔓的七里香
繁衍得很自我，足以让周围的风物
只能低语地朴素，尽管现在处于冬眠期
我依然可以看见，它春天的肆无忌惮
也可以看见花沟里，春日时的
完美表情和超越自然的独特性

明月寺
我天天往返于此，这座明成化年的
古寺，大雪后的孤寂
在两棵古柏上找回了自信
而我，虔诚地站在院子里
目睹四周幽静的山谷……
还有谁此时比我更孤独
我知道自己身上的尘埃无法除净
也知道时光荏苒中，都将是一名过客
其实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在这两棵浓密的绿荫下，我的心灵
足以安静，无欲无求
那一刻才是真实的自己

茶花里，满目春光
一小瓣雪白间，暖色调花蕊
从它的朴素中，找到春天的背影
这个寒冷的冬天，它们盛开着
并不需要担心它们的美
被冰冷的水蒸气冻住
反而，会在那一小撮的完美中
找到冷色调的美学气质
它们就绽放在我的路边
似乎我的生活一直在花朵中
满目春光灿烂

野棉花在风中摇曳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这是一句
不合时宜的话，面对这绚丽的野棉花
路边的野棉花，夏秋交替时唯一心动的
景象，风吹过来，摇曳着五片花瓣
装饰我们的想象。 当然，思维也由此改变
如果没有这喜好花朵的风，我们就看不见
自然的迷离，也看不见一个季节
更替中的悲伤与忧愁。 或许
我们也看不见蝴蝶伸出的秘密舌头
正如此，这开得肆无忌惮的野棉花
让语言获得了动力，让爱花姑娘
那纤细的手，在荒草间飘散着幽香

在香山，遇见一片芦苇
在香山，遇见一片芦苇
仿佛自己在中年遇见了一场爱情
说不出内心的声音
恰逢夕阳，光灿里婆娑如心跳
也偶遇微风，透窗触碰
仅仅是空间里的美学
风不吹，一层层的白
宁静如雪。 风一吹
一层层的白，澎湃如浪
偶尔惊飞一群麻雀
嘈杂中，游似乎瞬间抵达安静

与风景有关
杨 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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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靠墙的三床搬进来了一个瘦老头。
瘦老头出现在门口的时候， 整个人像一截快断

了的老树，靠着比他小几岁的陪床女人搀进来。 他似
乎也弯不了腰，趔趄到床边，直挺挺地坐下去，身上
不知哪儿的骨头也跟着“嘎巴”了一声，像老树的关
节发出的莫名声响。

陪床的女人放下东西便走了， 只留下了一身换
洗的薄衣服和一个破旧的烧水壶。 老头坐在床边，对
着墙，看不见他的脸色，只看得见他手里的水壶。

那水壶原本是棕色，但早已掉了漆，裸露出里面
不锈钢的本体。 壶的周身沾了不少贴纸，打眼一看，
大概是小花和小兔子之类的可爱图案， 但大多数都
泛黄翘边，显然已年代久远。

三四天了，水壶一直静静地蹲在他的床头桌上，
从没见他用过。 但是他时不时地就拿出来擦两下，还
嘀咕着：“幺儿哟…”

一个星期后，老头被推出去了，再回来的时候他
后脑就缠上了一圈厚厚的绷带。 已是后半夜了，但他
一直在絮叨，在空气不通畅的房间里显得有些聒噪。

“你这头刚动了手术，你就别说话了。 ”陪床的女
人拉上帘子道。

“不说话，我就跟你们说的一样，真疯了！ ”陪床
的女人叹了口气，按下了床头烧水壶的开关。 原来这
水壶是能烧水的。

水开始小声地在壶中转起来了。 老头咧开嘴笑了几声，女人赶忙
打断他：“别人都在梦乡了,你也赶紧睡吧。 ”

“睡觉有什么用，睡了头就能好了？ 又不是一天两天的病。 ”
烧水壶的叫声越来越大，像开着空调的屋子突然破了窗。 老头敲

着床沿咳了两下，似乎是想发泄一下心中的愤懑，像是石头砸在一个
可怜人的脚上，没能掀起什么风浪。

瘦老头猛地坐了起来，发出了哭丧的声音：“我的幺儿……”
“你这到底是要做什么！ ”帘子那头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似乎是

女人想把他摁下去。老头嘴里继续骂骂咧咧着，混着几句脏话，来回都
是那几句。

突然帘子那头亮起了手电筒的灯。 女人说：“你别动，我看看你的
头。 ”“有什么好看的……”片刻后，手电筒的灯灭了，整个病房又陷入
了沉寂。

这时候护士悄悄地闪进了屋子。
“大姐，我来换个药。 病人情绪怎么样？ ”“还那样。 ”“还是一直说

同样的话吗？”“是啊…来来回回还是那些。二十年前…幺儿丢了，受的
刺激太大了……”“那得去精神科看看。 ”护士说完就走了。

“你后悔有什么用呀！ 我的幺儿哟…”过了一会儿，仿佛从很远的
地方传来了断断续续、抽抽噎噎的声音，像被雨打碎落了满地的海棠
花。

“水壶……把幺儿的水壶给我。 ”突然地，瘦老头的破锣嗓子响起
来了，好像前面二人的对话，他一句也没有听见。

许久以后，水壶冒着的热气渐渐散了。 那些连着人灵魂根根脉络
的蛛丝马迹好像也跟着一块儿散了。

倏地，瘦老头像破锣一般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幺儿……幺儿还回
来么？ ”

“会回来的，会回来呢……你老实睡觉，幺儿就回来了。 ”
回声落地，帘子这头就响起了瘦老头的鼾声。

瘦
老
头
（
小
小
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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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
淇


